
编者按：11月 28日，

《新华每日电讯》刊发长

篇通讯《重访大瑶山》，以

踏访费孝通夫妇的瑶山足

迹为主线，探寻大瑶山90

年间沧桑蝶变。本报予以

转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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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岭西南，有一片拔地而起、山高林密，大
致南北走向、与珠江上游黔江段东西交织的山
脉，即为大瑶山。1952年，我国第一个瑶族自治
县——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在这里诞生，被誉为

“世界瑶都”。
90年前，同是青年学者的新婚夫妻费孝通、

王同惠，来大瑶山开展社会调查，一路写下《桂行
通讯》，记录了当年瑶族人民真实的生存状况，成
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调研过程中，王同惠不幸遇
难，费孝通身受重伤。

90年后的今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沿着他
们的足迹，寻看大瑶山的沧桑变化，探访瑶族人
民的共同富裕路，感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往
交流交融的真实场景。

今年11月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5周年，谨以
此重访致敬纪念。

象州：大瑶山脚下串起“富民路”

从柳州到象县，费孝通伉俪是在柳江上坐小
火轮，耗费12小时。今天沿着2017年底开通的
梧柳高速公路，在大山中穿行只需1个小时。

我们坐船过渡，登陆运江古镇。从大瑶山流
下来的罗秀河，在此汇入柳江，冲积出一个四面环
水的小岛。因地处水运要冲，自古人烟辐辏、商贾
云集。后来随着水运式微，为了寻求发展空间、便
利交通，居民整体过河迁移，留下一个密布青石板
路、骑楼，但有些空落、寄希望文旅开发的古镇。

码头边的石条长坡下，立着两块牌子。一块
是“徐霞客上岸点”，一块则刻着《桂行通讯》的记
述：“由柳州到象县的水道极老，曲折甚烈，近弯
处，山壁峭立，竟疑无路，水流颇急，且河床不平，
水花打旋，小船不易航行。”

在宁静的古镇深处，我们来到“新住民”刘清
的家。原本是柳州人的她，从老居民手中买地建
起一栋新房，2楼、3楼辟为民宿。“这里水质好，
空气好，”刘清的婆婆说，“每天沿着河堤散步，晚
霞特别漂亮。”婆婆盼望过河的交通更方便，古镇
迎来更多人气。

我们和费孝通、王同惠一样，也是在夜晚来
到象州县城的西门坡下。当年坡下就是下船进
城的码头，如今因旁边架起一座横跨柳江的大
桥，码头已停用，斜坡上长满青草。夜色中从坡
下仰望经过保护修缮的城墙，的确陡峭险要，与
《桂行通讯》中“仰望山顶城楼”的描述一致。

县史志办原主任韦敏带我们登上城门，走过
有数百年历史、古老发亮的石阶，来到他们研究
认为是当年费孝通伉俪居住的客栈原址。古街
因为古城保护得力，大体保存了当年的格局，但
一家悬挂“AI青创人才E站”招牌的创业门店，映
照出时代的巨大变迁。

根据城墙旧址估算，当年，象州城不过是蜷
缩在五座城门内的一方天地，面积仅约1平方公
里；而今城区已扩张数十倍，高楼迭起，车流如
织，成为一座容纳十余万人的现代城镇。

离开象州县城前往大瑶山的路上，费孝通伉
俪发现有一个地方“水田青青，颇有江南风味”，
他们设想，若是能输入大批人口，把荒土都加以
开辟，一定可以富民。

这个地方就是寺村镇。90年过去，镇名依然
没变。和当年一样，水稻依然是这里的主要农作
物。宋《舆地纪胜》记载：“象州多膏腴之田，长腰
玉粒为南方之最。”让人欣慰的是，这里生产的大
米已经是象州的一张名片。当地人告诉我们，寺
村镇的大米受欢迎，首先得益于源起大瑶山的罗
秀河的浇灌，水好。

设在路边的象仓米业，是广西米业的民营经
济翘楚。戴一副眼镜、略显斯文的年轻人周俊
伯，是企业掌门人。2013年，在广东佛山学计算
机编程专业的他，毕业后子承父业投身米业，公
司墙上悬挂的“北有五常，南有象仓”的铭牌，显
示了这家企业的雄心抱负。

销售是最需要突破的难题。有一次开车赶到
东莞的他，在晚上8点钟等到一位大米经销商下
班。“我取出随车带的电饭煲，现场将我们的米煮
熟给他品尝。后来他下单了，成为一个重要客户。”

改变这片土地的力量，是改革。在寺村镇党
委、政府支持下，2024年象仓公司和横桥村合作
社联手，试点推动“五统一”改革——村民用土地
承包经营权入股，象仓公司统一生产资料、技术
指导、田间管理、产品销售、品牌推广，售粮利润
和农民分红，实现了粮食产量增长、售粮收益提
升、农民不必过于辛劳的多赢局面，农户全年每
亩多获利500元。

当地政府2024年投资900多万元在横桥村
推行高标准农田改造，在不改变农户承包经营权
的前提下将分散的小块田集中——当地农民称为

“小块”变“大块”，为“五统一”创造了基础条件。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象州到寺村，再到百丈

的路上，两旁几乎没有一处闲土。除了稻禾，还
有高过人头、青纱帐般的甘蔗，一座座枝条缀满
小圆果的砂糖橘园，以及像哨兵一样排列整齐的
桉树。路旁不时可以见到果品销售店，和卖桉树
肥、土肥的农资店。

今天农民的富裕之路不仅在农业，还在工
业、商业，以及三产的融合。在横桥村村委会小
院里，一处竖立的宣传栏上大书“送岗入村‘码’
上就业”。招工的15家企业有14家来自本县，大
多是本县工业园的工厂，招聘职位包括销售农产
品的电商主播（全职）、视频拍摄剪辑等。

百丈是进入大瑶山前的最后一站，费孝通他
们在这里的墟（通“圩”）街上第一次看到“穿瑶装
说瑶话”的瑶族同胞。我们到百丈时，正赶上圩
日，像当年一样，依然是三天一圩。走进盘瑶人
谭月荣的铺子，只见琳琅满目的瑶山药材。看上
去人并不多，对此市场管理中心负责人韦红生解
释，交通便捷了，瑶山很多村也有了电商，瑶族乡

亲不必奔波下山购物了。
从运江古镇到象州城，从寺村到百丈……不

变的是山川河流、栽禾种稻、三天一期的圩市，古
镇古城也延续着历史根脉。但从交通、生产生活
方式、农民的富裕程度和城乡流动来看，这片土
地无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当新发展理
念和改革创新激发出活力，这片土地未来必定更
加不负勤劳坚韧的人民。

站在平坦的百丈眺望，不远处就是山势连
绵、岭横白云的大瑶山。在《桂行通讯》里，那是
一块与山外迥然不同、新奇独特的世界。对照90
年前的文字，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会发生什
么样的历史性变化呢？

王桑老汉：“希望活到100岁”

“从象县入瑶区，王桑是第一站。”
90年后，我们循着费孝通伉俪的足迹，前往

王桑。下高速后进山的水泥路曲折盘旋，路边的
小河清亮，闯过石坡时“哗啦啦”溅出一团团白色
的水花，汇入山下的罗秀河，最终汇入珠江。

《桂行通讯》中这样描绘王桑：“村落是向西
靠山而成。有竹篱和矮墙围着。土屋比邻，间以
方形的仓，一层层的靠山房屋，远地里就可以窥
见村落的全貌了。”我们在象州县找到了百丈乡
九旬老人韦中文，他是当年为费孝通带路的向导
韦守超的孙子。他对上世纪40年代瑶山的记忆
仍然清晰：“瑶山人的房子都是上层住人，下层养
猪、牛。牛屎猪粪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到家做客
都难以下脚。”

眼前的王桑，风光同样秀丽，只是村民的住
房已经全部变成了一栋栋坚固、现代的水泥楼
房，门口停着小货车、摩托车，屋顶则立着太阳能
热水器，土屋和谷仓都看不到了。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88岁的胡立光，他气不
喘、背不驼，嗓门大、头脑清。他的父亲曾是“村
长”。《桂行通讯》中记载，费孝通伉俪来王桑时，就
是在“村长”家吃的饭。他听父亲说，“费先生吃了
一点猪肉，还有自带的食物，但是不吃猪杂、鱼杂”。

“小时家中缺粮，有时吃山上野八角、野淮山
充饥。只有客人到家或者过年时才有猪肉吃，现
在餐餐有肉。”老胡高兴地说，家里人丁兴旺，儿
女和孙辈在外有的当医生、有的开饭店，春节回
家时“摆3桌才能坐定”。

当年瑶山人对新事物很戒备，在《桂行通讯》
中有生动的记载。担心有的瑶山人顾虑照相机
会摄走他们的魂引起误会，费孝通有时就为村民
画像。有一些瑶民不敢接受他俩的人体测量，担
心会“量死人”。

今天，现代设备已经在瑶山广泛使用。老胡
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个手机。“孙子送给我的，我
会打电话，看抖音，特别爱看新闻。”

当我们问及老人的心愿，他说，虽然感到自己
也“太阳快下山了”，但看到现在生活这样好，“后
生们”发展得好，很高兴，“希望自己活到100岁”。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里并不是费孝通、王
同惠的住址。在门头村村委会副主任胡兰带领
下，我们爬过村后的长坡，登上一块背贴高山，长
满膝盖高的大豆与野草的土地。“这里就是两位
当年住过的地方，因为预防地质灾害，前些年村
民已经搬到下面去了。”

王桑现在是门头村的一个自然屯。从王桑
继续沿山路盘旋而上，不远就到了门头村门头
屯。村旁山上直立着很多年龄超过200年的杉
树，有参天之势，仰头难望树顶。村中的房子陈
列着费孝通“情系大瑶山专题展”，一处祭祀自然
的神庙门上悬挂着“费孝通先生调研旧址”，还有
花蓝瑶民俗展览室。

浓郁的花蓝瑶民俗，90年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成人礼是人生特别环节。《桂行通讯》写道，

男丁在15岁参加“度斋”，要做一套道士的衣服、
一套新的被褥，每天请人来家里教他跳舞，度了
斋才娶媳妇，“其实就是有当家长的资格了”。

如今村里依然做成年礼，形式却不一样。胡

兰记得，15周岁时的农历大年初一，她身着瑶服，
在亲友的陪伴下，从村底一路步行至村口，完成
了这场庄重的仪式。如果还有其他同龄人，可以
一起游村。

历史上，花蓝瑶一般不能外嫁其他分支的瑶
族，外嫁汉族更是受到限制，通婚的地理距离也
局限在狭小的山村。

这样的风俗早已被彻底打破。不限分支、民
族，自由通婚。很多青年男女去往外地打工或创
业，本地和湖南、四川等地婚嫁的都不少。在门
头，“90后”乡村振兴协理员覃容容说，有一位在
新疆长大的姑娘，前些年嫁到了这里，现在在山
下的桐木镇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当地人结婚，往
往是男方给女方一对银手镯，女方出嫁时带过来
一套瑶服、一小皮箱嫁妆。如今新婚夫妻往往谋
划着要在县城的金秀镇或者繁华的桐木镇买房。

花蓝瑶嫁娶风俗的特色之一，在于“双喜
酒”——将婚礼的酒席和孩子的满月酒放在一起
办。“双喜酒”吃两餐，来贺喜的人要备办两份礼物。

在“双喜酒”上，主家专门备下一份“簸箕
肉”，用大簸箕垫上芭蕉叶，将30斤煮熟的排骨、
瘦肉、猪内脏等舀进簸箕，堆成肉山，顶部再压一
团四方大肥肉，专为女方亲戚而设。

如今，这种习俗正在简化。在花蓝瑶博物馆
前的石阶上，从外地来的覃容容说，自己参加过
两次“双喜酒”，村民不怎么做簸箕宴了。胡兰
说，虽然也还有人做“双喜酒”，但更多人选择在
结婚时办喜事。

多位村民受访时说，节育的“土法”早已“失
传”。《桂行通讯》中多处记载，花蓝瑶的妇女十之
七八都懂得堕胎的方法。他们一般只生两个孩
子，两女则一嫁一招赘，两男则一娶一出赘。不
了解情况的外人很难理解原因。我们实地走访，
方才豁然开朗。这里的村屯都是分布在斜坡上，
山越高，房子越密。由于山多、地少、缺粮，当年
不得不堕胎控制人口，以适应有限的生存资源。

瑶族历史上用“石牌律”来解决纠纷——在
村口竖上一块大石头，上面刻下不能违反的规
则，譬如“偷禾谷、挖屋、偷坟三条，犯一条罚银50
两”“娶二老婆的，罚银120两”，每村找有威望的
人担任石牌头人，谁犯了石牌就由其处罚。

1951年，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指导帮助下，
大瑶山各族人民代表在石牌上刻上了《大瑶山团
结公约》。随着法治的不断健全，石牌虽早已不
具备法律的功能，但依然是记载村规民约的载
体，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手段。

“各人各山，各有界限，不得越界”“炼山要守
法，注意用火安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
是我们在门头村见到的“新石牌律”中的一部分。

我们还好奇地追问现在还有没有人“打老
同”？与同龄人结为“老同”，是当年瑶族人突破血
缘、地缘关系的一种交友方式。王同惠正是听从
山下象州人士的介绍，进六巷与房东、瑶族姑娘蓝
妹国打了“老同”，开展工作就便利多了。我们得
到的答案是，年龄大的人年轻时打过“老同”，现在
来一套仪式打“老同”的很少了，但“老同”这种结
交好友、互相帮助的观念依然在年轻人里存续。

在王桑，我们看见一位妇女正一针一线缝制
黑底橙图案的瑶绣，旁边两位妇女兴致勃勃地
看着。

对女孩而言，一套精美的瑶服是不可或缺
的。胡兰的瑶服是妈妈用传统工艺做成的。“瑶
服都是由母亲代为保管，管得很紧，因为一遇水
容易褪色，所以必须成年礼或婚礼时才穿戴。”

穿短袖、梳马尾辫的胡兰热情干练。在象州
的米粉店、深圳的餐馆打工后，回到门头村为村
民服务。今年31岁的她还没有结婚，她期待穿
上瑶服的那一天。

六巷：熊熊燃烧的民宿之“火”

如果说，王桑和门头处于大瑶山的山腰，那
么六巷乡六巷村六巷屯则是斜靠在陡峭的山肩

上，背后就是巍峨的五指山。公路在山间蜿蜒，
不断向上爬升，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将这片曾
经闭塞的瑶山与山外的世界紧紧系在一起。

抵达时正值暮色四合，六巷屯的多家民宿亮
起了灯。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桂行通讯》中，对
六巷夜晚的记述：“远山里的火把忽出忽没，一起
一伏，好像鬼灯一般神秘。”

这段话在现实当中得到印证。韦中文老人
受访时说，上世纪40年代，年轻的他常去瑶山挑
干草、买杉木。“瑶人早上七点多就打一个饭包出
去干活，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每天都是打着火把
出去，打着火把回来。”

外出劳作时的火把，和夜晚民宿的电灯，映
照出新旧不同的瑶山。

沿着高坡下一条狭窄的石板路，我们来到六
巷屯一家民宿“云山居”，位置就在费孝通、王同
惠借住过的蓝妹国家房前下方。外表是原汁原
味的农村老房子，黄泥墙，门前立着大木柱子，进
门是一个山货柜，楼上则布置了多间客房，坐在
小布凳子上可以悠闲地欣赏山寨风光。

我们遇见了这里的“小主人”、瑶山青年蓝泽
杰。这个留着利落短发，从山外回到瑶山的“90
后”，成为乡邮政公司投递员。业余时间，他在民
宿打扫庭院，整理客房，在社交媒体上阅读大家
经营民宿的心得体会。

蓝泽杰的母亲相燕珍今年50岁，瘦削的双
肩总是背着镶红边、有花蓝瑶刺绣的黑手织布
袋。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很多字不认识的她笑言

“会算账”。几年前，她家新建了一栋楼房后，投
资10多万元改造老房做起了民宿。

这个家庭的转变，是瑶山变迁的缩影。
对上世纪30年代的情形，《桂行通讯》这样

记载：“瑶山向外输出的主要商品，就是木材。大
都是包给汉人去采伐，每株值1毛2分。亦有瑶
人自己砍下运到河边由汉人下水运出的，所得到
的钱是瑶汉平分。但是一个木排有二三十根木
头，瑶人所得不过四五块钱罢了。”

瑶山人的生计生活早已今非昔比。大量的
年轻人到山外打工、创业，留在山上的人们，则主
要是种植祖辈相传的生姜、八角、木材等。木材
的收益虽稳定但回报时间长，而生姜、八角的销
售受市场影响波动大。如何找到一条发挥大瑶
山优势的致富之路？

改变，始于修路，成于民宿。
从六巷村往大岭村大凳屯的路上，我们可以

想象出费孝通笔下当年的“下山之难”——“下山
路是在山阴，古木参天，细竹遍地，这路终年不见
太阳，阴湿湿的石块上都长着有一寸多长的青
苔。”前些年，沿途已经修通被比喻为“挂壁”的水
泥路，从此交通畅通。

大岭村是花蓝瑶聚居的村落，背靠全县海拔
最高、风景奇美的圣堂山，眼前是五指山，村前有
一条山涧两旁古树林立的大峡谷。1986年出生，
年轻时在广东佛山做过玩具、在广西梧州磨过人
工宝石，后来回村的相珍兰是这里的村党总支部
书记，亲身经历了近年来大瑶山因民宿而加速发
展的过程。

得益于丰富的山涧溪流以及小水电开发，大
瑶山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用电照明，但是
解决路的难度就大多了。六巷乡乡长李波告诉
我们，六巷曾是全县最闭塞最落后的乡镇，外出
只有一条四级公路，现在全乡48个自然村均通
了硬化路，梧柳高速也设有六巷出口，实现了“外
联通、内循环”的交通格局。

当本村10多公里的水泥路修通后，2016年，
她与驻村干部引进柳州客商投资创办了“瑶天
下”民宿项目，不少村民既做服务员也为游客表
演瑶族舞蹈。当美丽的山水、夏日的清凉和瑶山
的民俗吸引山外游客源源不断进来后，村干部又
说服在外创业的村民相金明回村利用闲置老屋
办客栈。

“那几处闲置的老屋一年就盈利15万元。”
这个消息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整个村子的希望。
村民们以火一样的热情相继加入民宿行业。如

今的大岭村已发展出21家民宿、6家农家乐，
2024年共接待游客11万人次以上，实现旅游收
入700多万元。

“开民宿、做服务，60%的户数参与，把相关
卖菜、卖特产的算进来，全村百分之百参与。”习
惯轻言细语的相珍兰声音响亮起来。

“大岭村发展民宿红红火火，我们六巷也不
应该落后，也要有人带头。”山的南面，从县城退
休回六巷屯的七旬老人蓝建明，站在自家民宿

“半山闲舍”的院子里，下了一个决心。
他的民宿坐落在六巷屯高处，由自家民居改

造而成，实木房梁，青瓦铺顶，屋旁边架着从山上
引水的半开竹子，里面长着青苔。这里每年接待
五六百游客，客人在这里可以穿花蓝瑶的服饰，
他会教客人简单的瑶语。

我们到访时的六巷屯，正处于民宿建设的高
潮期。2024年，当地引进一家叫“瑶亮瑶山”的
民宿，建起了多栋瑶族风貌的建筑，目前正在增
资扩建民宿集群，还将建设演艺中心、观景平台、
石牌律展示区。

把这里定位为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六巷乡政
府也筹集资金，正在修路，建污水处理厂、步道、
停车场、公厕、旅游廊道安全护栏、加油站，计划
打造费孝通寓所和“大瑶山田野调查学术文化产
业中心”。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一个集避暑、康养、旅
游、观光、文化调查等于一体的六巷屯将问世，成
为继大岭村后又一个民宿“明星”。李波说：“住宿
难曾经是制约六巷旅游发展的痛点。过去游客总
抱怨‘住不下’，现在还要让大家‘舍不得走’。”

在一批民宿企业和相珍兰、蓝建明等先行者
的带动下，六巷乡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
至2024年底，金秀瑶族自治县全县共有民宿102
家，其中六巷乡有30家，占据全县民宿的29%，
初具集群效应。

面对如火如荼的民宿热，金秀县农商行专门
设计了“民宿贷”。我们从六巷支行了解到，目前

“民宿贷”成为这个支行新兴的头号业务，已发放
23笔贷款共计500万元。

开发瑶山旅游的设想早已有之。资料记载，
1933年，当时的“广西省府”通过的《决议开辟瑶
山案》中云，金秀瑶山“乱峰插云，白云掩映，乔松
深蔚，绿竹漫山，灌树丛生，藤萝纠结，山花竞艳，
沁人心脾，溪水和呜，虫鸟相乐，真人世间桃源仙
国不是过也”。然而当年的设想只是美好意愿，
无法成为现实。

1987年，金秀成立县旅游开发办公室和旅游
开发公司，正式开发利用县内丰富的旅游资源。
因为县城东北交通相对便利，此区域的十八家瑶
族村成为民俗旅游点。近年来，全县旅游越来越
火，也开始惠及地处县城西南的六巷瑶民。

除了发展旅游，金秀还以“中国瑶医药之乡”
的名号，打响了瑶医药的“金名片”。2025年，金
秀投入粤桂协作资金2280万元专项支持瑶医药
产业，发展瑶医药精深加工、打造康养文旅产业
园，县城瑶医院的瑶浴、头疗等特色康养项目大
受欢迎，金秀生产的瑶浴粉、瑶药饮片、特色药
酒，不断销往山外。

大瑶山人民的致富路得到了天南地北的支
援。如今，广东茂名市的电白区、茂南区对金秀
定点帮扶，从茶旅融合、旅游道路建设到河流治
理均有项目覆盖。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高校代
表支持金秀县，被比喻为可能是南北跨度最大的

“结对”。哈工大组织建筑、环境专家制定了六巷
村六巷屯生活污水治理设计方案，并持续动员职
工购买金秀的砂糖橘、百香果，以消费促增收。

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正以一种更明
亮的姿态，向这片瑶山敞开。

大岭村，看到又一拨广东游客来了，相珍兰
心生欢喜，又有些着急。她盼望能够将通村的水
泥路拓宽，这样载客更多的大巴车可以进来，目
前只能过中巴车。

尽管家中的民宿还没有预想中的赚钱，但蓝
泽杰认为这条路没走错。他的苦恼是，女朋友在
县城工作，“她想在山外的桐木镇买一套婚房，两
人未来的发展能在那边解决”，而自己对下山却
很犹豫。

但他相信，如果能帮助妈妈把民宿做得更加
红火，留在山上，会是一生更好的选择。

中心小学：大山的守护

站在山上俯瞰六巷，可以发现一块地势宽阔平
坦的好地方，留给了六巷乡中心小学。对于地势
陡峭的大瑶山而言，这样的地方可谓“寸土寸金”。

《桂行通讯》记载，费孝通、王同惠在六巷测
算当地人的体质，是在一所庙改造的“国民基础
学校”进行的，里面的神像还没有拆去。“学校有
名无实，只有几个学生，还是整天不上课。”当地
的“长毛瑶”不但不欢迎办学校，还试图阻止“板
瑶”的孩子上学，因为上学后有文化了，就可能会
来“争地”。

校门口旁边悬挂着的圆形校徽富有特色。
中间是两个交叉的“黄泥鼓”，旁边有很多瑶族标
识的图案，校名除了中文还有瑶族语言。中间

“1934”的数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934年正
是这所小学的前身创办之年，也是费、王来调查
的前一年。

进入六巷中心小学，校园环境优美，整洁明
亮。午后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黄白相间的教学
楼上，一抬眼便看到教学楼上所刻的费孝通的名
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围墙上的壁画和文字，介绍了大瑶山六个
瑶族支系的历史风俗。

郑成莹迎上前来。她大学毕业后在县电视
台、民政局工作过，因为“喜欢孩子”而成为一名
教师。她告诉我们，全校有66名学生，14名教职
工，共有五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今年一
年级“断档”，暂时没有适龄儿童入学。山里的孩
子不少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异地读书，也有一些
到山下的桐木镇去求学。

六巷现在的孩子们是什么样的性格和面
貌？这是我们很好奇的。

对进山前在百丈遇到的孩子们强烈的好奇
心，王同惠在《桂行通讯》中有着生动的描写。“当
轿子初到时，便被一群孩子包围住了。他们一边
跟着轿子跑，一边口里嚷着，嚷着些什么，我可不
懂。轿子停在乡公所门前，我那时已被大大小小
的人密密重重的围住了，小孩子们甚至伸头到轿
子里面来看我。”“我们一进屋，60余个小学生就
跟着进了屋……刚想在木板床上躺一下，猛抬
头，看见窗棂外、梁头上，都是乌黑黑、好奇而静
默的眼睛。” （下转第四版）

▶ 1988 年 12
月，费孝通在六巷乡
王同惠纪念亭缅怀
王同惠，并与瑶族同
胞合影。

▲金秀莲花山
风光。

◀王同惠与费
孝通结婚照。

（本版图片由金秀
瑶族博物馆提供）


